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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名量式复合词的结构类型归属在学界观点分歧很大，量语素名化是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从名化的角度来
说，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意义发生了名化，从计量义转为指称义，名量式复合词属于定中式复合词。量语素名化的

途径和机制是构式强迫和转喻。量语素在词法层面的功能和意义与量词在句法层面不同。词法结构中的量语素会游离

出“数量”结构，意义会发生转移，获得更自由的词法位置和更强的构词能力，量语素名化只是量语素意义转移中的一

种。名量式复合词处在定中式复合词系统之中，而非系统之外的特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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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量式复合词指的是由一个名词性语素和一
个量词性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名词性语素在前，量

词性语素在后。为称说方便，我们将名词性语素、

量词性语素分别简称为名语素、量语素。

名量式复合词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究竟

包括哪一些，界定并不统一，最严格的界定是这一

类复合词只有２０个①，具体如下：
马匹　布匹　船只　舰只　艇只　书本　花

朵　人口　牲口　画幅　煤斤　地亩　车辆　枪
支　纸张　皮张　灯盏　田亩　银两　兵员

我们下文提到的严格的或典型的名量式复合

词即为这一类。

一　名量式复合词结构类型确定的
困境

名量式复合词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复合词，

对其结构类型的归属，意见分歧很大，主要有以下

四种观点：

（１）偏正式，如陆志韦②，赵元任③，朱德
熙④等。

（２）补充式，一般的现代汉语教材都这么处
理，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⑤，邢福

义、汪国胜⑥，黄伯荣，廖序东⑦等。

（３）附加式，如刘世儒⑧，黄盛璋⑨，黄载君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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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株①，辛永芬②，韩陈其③等。

（４）并列式，如李宗江④，董秀芳⑤等。
对一种复合词的结构属性判断有如此大的分

歧，说明我们认识上存在困境。这种困境的产生，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将对句

法层面的量词的理解迁移到词法层面，对量词的

句法功能与词法功能的差异缺乏明确的认识；另

一方面，对量语素的构词功能缺乏全面整体的认

识，名量式复合词被孤立地看待，没有将其放到整

个词法系统中去思考它的词法地位。

我们支持第一种观点，认为名量式复合词属

于偏正式复合词，结构中的量语素已经名化，即量

词性语素已经成为名词性语素。较早认为名量式

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发生名化的是陆志韦，他认为

“量字”是作为抽象名词加入构词的，“名量”实际

上不过是“名名”⑥。李宗江从意义上分析，也认

为量语素“逐渐获得了名词的意义”⑦。

老一辈语言学家发现了名量式复合词的特殊

构成，并将其定性为定中式的偏正复合词，这是非

常有见地的。可惜，由于时代局限，并没有进行充

分的论证，导致这个结论缺乏接受的普遍性。本

文从量语素名化的角度提供一种论证思路，并将

量语素放到整个构词法系统中去观察，让名量式

复合词获得系统性的描写和解释。

二　量语素名化的形式途径
量语素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名化：第一种，后附

名词性后缀，转化为名词；第二种，充当定中式复

合词的中心成分。

第一种，可以附加名词性后缀的量语素，一般

附加后缀“－儿”或“－子”，如：个儿、本儿、把儿、

对儿、朵儿、堆儿、片儿、块儿、丝儿、团儿，“本子、对子、

册子、团子。这些量语素可以独立充当名词的词

根，也可以独立成词，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名／量兼

类词，以上各例《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以下
简称《现汉》）明确标注为名词⑧。

第二种，充当定中式复合词中心成分的量语

素，如：件、册、间、号、群、帮、层、滴、种等。这些量

语素不能独立构成名词，但有独立的名词性义项，

《现汉》在释义时列出其名词性意义，举例绝大部

分为定中式，如：铸件、案件、名册、画册、里间、车

间、鸡群、马帮、汗滴、水滴。量名兼类的量语素释

义中的例子同样绝大多数为定中结构，如书本、账

本儿、草把、秫秸把、柴火堆、土堆、布片儿、玻璃

片儿、纸片儿、明信片儿、纸团儿、棉花团儿。可以说，

充当定中结构的中心成分是量语素名化最常见的

一种形式。

在这些例子中，量语素被认为已经发展出名

物义，构成的复合词被认为是定中式复合词，不被

认为是名量式复合词。

被严格界定的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在词

典释义中并没有独立的名词性义项，因而这类名

量式复合词被排除在定中式复合词之外。

我们认为，名量式复合词属于第二种，即量语

素充当定中式复合词的中心成分，以上各例中就

藏了一个通常被看作名量式复合词的“书本”。

名量式复合词是定中式复合词，其中的量语素在

名化的范畴之中，不过其名化程度不及前两种，并

未形成独立的名化义，是在特定结构（定中结构）

中的临时名化。

三　量语素名化的程度差异与名量式
复合词定中结构的典型性差异

在名量式复合词的研究中，有一类研究是专

门讨论名量式复合词的鉴定或判断标准的，如李

丽云⑨，吕军伟、郑博瑏瑠。汉语中究竟有多少名量

式复合词，不同的分析结果差异很大，根据陆云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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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多的有１１２个，少的只有１９个①，判断标
准也各有不同。尽管判断标准和结论不同，基本

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就是将名量式与名名式区别

开。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区分依据就是量语素是否

已发展出名物义。被认为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

素没有发展出名物义，仍然是量语素，构成的复合

词是名量组合，在结构类型归属上，名量组合就不

属于定中结构，得另找出路。

我们将名量式复合词放在原型范畴观下观

察，名量组合与名名组合的纠缠不清就能迎刃而

解。量语素的名化是一个原型范畴，内部名化程

度并不均衡，有程度差异。量语素的名化程度差

异使得名量式复合词也不是一个匀质的系统，有

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不典型的名量式复

合词由于量语素名化程度高，转化成了名名式复

合词，成为定中结构的正常成员，而典型的名量式

复合词，由于量语素名化程度低，成为定中结构的

边缘成员。

（一）量语素名化的等级序列

量语素的名化内部并不均衡，呈现程度的差

异：（１）彻底的名化，不仅在意义上已经名物化，
词性上也已经名词化，能独立构成名词，是名／量
兼类词，这一类即第二小节中的第一种；（２）不够
彻底的名化，不能独立构成名词，但是在意义上发

展出独立的名物义，且构词能力很强，具有独立自

由的构词能力，这一类即第二小节中的第二种；

（３）临时的名化，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名物义，它们
的名物义只局限在固定有限的复合词中，是临时

的意义，这种临时的名物义没有独立自由的构词

能力，这一类即典型的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

如辆、匹、支、口、张、只等。

我们将量语素的名化程度差异列一个等级

序列：

名词化 ＞独立名物义 ＞临时名物义
（二）名量式复合词的典型性差异

吕军伟、郑博认为名量式合成词有典型与非

典型之分②，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名量式复合词

是一个原型范畴，成员的典型性是由量语素的名

化程度决定的，名化程度越高，越是不典型的名量

式复合词，名化程度越低，越是典型的名量式复合

词。我们可以列一个名量式复合词的典型性等级

序列：

名名复合词 ＞名名／名量复合词 ＞名量复
合词

连续统左端，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名化程度最

高，量语素已经名词化，可以分析为名名组合，放

在名量式复合词系统来看，这些词是不典型的名

量式复合词，如草把、土堆、柴火堆；连续统中段，

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发展出独立的名物义，但未名

词化，究竟是名名组合，还是名量组合，不好确定，

如银锭、账本、人群；连续统右端，复合词中的量语

素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名物义，这种就是典型的名

量式复合词，如银两、书本、人口。

（三）名量式复合词定中结构的典型性差异

从结构关系上来看，名量式复合词定中关系

也相应地存在典型性差异。名量式复合词定中关

系的凸显程度与词中名、量语素的计量关系是反

向相关的，计量关系越弱，定中关系便越清晰、越

好判断，计量关系越顽强，定中关系便越不清晰、

越不好判断。名、量语素的计量关系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名语素与量语素没有计量关

系。如：

名册、画册、里间、车间、歌本、课本、外层、针

剂、汤剂、马帮、车次、五言对、工件、文件

第二种是名语素与量语素有计量关系，但量

语素不是名语素专用的计量单位，搭配选择不受

限。如：

人群、鸡群、人类、菌类、人种、工种、账本、账

册、草丛、花丛、火把、草把、油层、皮层、火堆、土堆

第三种是名语素与量语素有计量关系，且量

语素是名语素专用的计量单位，搭配选择受

限。如：

人口、房间、书本、花朵、云朵、纸张、皮张、

汗滴、水滴、药剂、兵员、车辆、银两、银元

这三类复合词虽然形式上都是“名＋量”组
合，但由于名语素与量语素的计量关系不同，量语

素计量功能的强化程度就不同。第一类，名语素

与量语素之间完全没有计量关系，量语素的计量

功能在结构中已经非常明显地被解除，在形式上

完全不能恢复成“数量名”结构，名语素与量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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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已经完全不会引起“计量对象＋计量单位”的
理解，量语素的名化义独立而清晰，这一类分析为

定中结构不会有分歧，是明确的定中结构。

第二类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大多是集合量词与

成形量词，这些量词的计量对象并不是专用的，量

语素与名语素之间的计量关系并不那么紧密，一

个量语素往往可以组成较多名量式组合，如条：柳

条、藤条、线条、粉条、枝条、金条；群：人群、蜂群、

星群、牛群、马群；粒：米粒、饭粒、麦粒、籽粒。这

一类量词与名词的组合是开放的，不是专用的、稳

固的，当它们离开“数量名”结构，计量功能便很

容易被弱化，因此，这一类尽管在形式上可以恢复

成“数量名”结构，量语素的名化义仍然能在大量

的“名量”结构中被提取出来，获得较为清晰的名

化义，定中关系也得到凸显。但由于这一类可以

恢复成“数量名”结构，因此，判断时，可能会在定

中结构与名量组合间犹豫。

第三类复合词中的量语素一般是专用量词，

只适用某一种或一个特定事物，计量能力非常有

限。专用量词与名词的关系非常紧密，计量功能

非常顽强，哪怕离开“数量名”结构，计量功能还

是难以淡化，人们注意到的仍然是名量之间的计

量关系，将“名量”组合看成是“数量名”组合的异

位。定中关系在这种顽强的计量关系下被掩盖，

量语素的名化义既不清晰也不独立。这一类便是

典型的名量式复合词，是不典型的定中结构，这种

边缘地位导致人们对其结构类型归属产生认识

障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是否能恢复成“数量名

结构”是用来鉴定名量式复合词的一条标准，这

一标准混淆了名量组合和数量名组合，这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组合结构，名量组合是词法格式，数量

名组合是句法格式，不具有可变换的同义关系，也

没有派生关系。也正是这一标准严重阻碍了我们

对名量式复合词词法性质的认识。从构成成分上

来看，只要是“名语素＋量语素”组合的复合词，都
是名量式复合词，与“数量名结构”没有关系，因

此，能否恢复成“数量名结构”不应该成为一条判

断标准。

四　量语素名化的构式解释
名量式复合词整体功能是名词，但中心成分

是量词性的，是一种中心成分与整体功能不一致

的离心格，从语义上看，中心成分与整体存在语义

矛盾，是典型的“语义冲突、类型错配”组合。

定中式复合词的中心成分不由名词性语素充

当，这种现象在汉语中非常常见。有中心语素为

动词性的，如“钟摆、美谈、石雕、鞋垫”；有中心语

素为形容词性的，如“蛋黄、饼干、家丑、前贤、农

忙”。名量式复合词的中心语素则为量词性的。

这些都是类型错配的定中式组合，这些定中式复

合词中的非名词性中心语素都发生了“构式强

迫”，被定中构式强迫发生语义变化，即名化。

构式强迫（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ｒｃｉｏｎ），也被翻译为
构式压制、构式强制，是用来调节构式和词之间语

义冲突、类型错配的机制。构式有独立的意义，如

果词不能满足构式义的要求，就可能被强迫进行

类型移变，包括论元结构的变化、意义变化等①。

定中复合名词是一种向心结构，作为一个构

式，其构式义是修饰、限定一个实体，因此其中心

成分通常是表指称的名词性语素。如果不是，就

会出现范畴错配，构式可能会强迫中心语素进行

类型移变，被重新分析为一个表指称的名词性语

素，如蛋黄、球迷、冷饮、热饮、牙刷、密探②。

名量式复合词在整体上的词类属性是名词，

要求其中心成分也是名词性的，处于中心位置的

量词性语素在定中结构的要求下，意义发生变化，

不再计量，而是表与整体结构一致的名物义。名

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发生名化，是定中构式强

迫的结果。

构式强迫使得名量式与名名式得到统一的解

释，名量式复合词不管是典型成员还是不典型成

员，都能够统一到定中式偏正结构的框架中，而不

是有些是定中结构，有些非定中结构。如纸片儿、

纸团儿———纸张，有关名量式相关的讨论中，所举

用例都只有“纸张”，而没有“纸片儿、纸团儿”，也

就是说，“纸片儿、纸团儿”被认为是名名组合，属

于定中结构，而“纸张”是典型的名量式，另属一

类。类似的例子还有“人群、人种———人口”“花

丛、花束———花朵”“车队、车次———车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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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作艳：《定中复合名词中的构式强迫》，《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宋作艳：《定中复合名词中的构式强迫》，《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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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找到一些量语素相同，但通常也被分别对

待的名量式组合，如“队员、人员———兵员”“毒

剂、汤剂———药剂”“课本、账本———书本”，“兵

员、药剂、书本”常见于名量式复合词的举例，其

余的“员、剂、本”构成的复合词却一般不被列入

名量式复合词之中。在构式强迫的视角下，这些

词都是定中结构，定中构式让其中的量语素发生

了名化，让这些错位配置实现了形式和意义的

统一。

五　量语素名化的意义、认知解释及
名量式复合词的结构意义

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失去了计量义，那

么，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不表计量义了

就是没有意义，变成词内无义成分了？将名量式

复合词归为附加式复合词的语义基础正是认为词

中的量语素意义丧失，名量式复合词结构归属确

定的难点也恰在此，即找不到量语素的意义。要

比较彻底地解释名量式复合词的结构属性，我们

必须找到量语素的意义。

（一）量语素名化的意义

我们现在可以对量语素的名化做一个更为明

确的表述，即，量语素在语义上不再表计量，而是

表指称，指称一类事物，具有名物义。

量语素的指称义在《现汉》中有明确的义项

释义，我们将指称义和计量义放在一起观察。如：

个儿：② 名 指一个个的人或物。① 量 用于

没有专用量词的名词。

件：②（～儿）指可以一一计算的事物。① 量

用于个体事物。

群：①聚在一起的人或物。④量用于成群的

人或东西。

堆：③（～儿）名 堆积成的东西。⑤ 量 用于

成堆的物或成群的人。

这些量语素的释义尽管表述方式不同，但释

义方法却是相同的，即指称义和计量义是互相解

释的，可以用统一的格式表示。

成形量词和集合量词的指称义和计量义的释

义格式为：

Ｘ：名成Ｘ的事物———量用于成Ｘ的事物。

（Ｘ为被解释的量语素）
其余量词的指称义和计量义的释义格式为：

Ｘ：名 可以用 Ｘ计量的事物———量 用

于……（指出计量事物的范围）。

那么，一般来说，量语素 Ｘ的指称义我们可以统
一表述为“可以用Ｘ计量的事物。”如：

辆（车辆）———可以用“辆”计量的事物

匹（马匹、布匹）———可以用“匹”计量的事物

盏（灯盏）———可以用“盏”计量的事物

这个释义方法同样适用于“银两、地亩”中度量衡

量词的名化义解释。

（二）量语素名化的转喻机制

量词由实词虚化而来，绝大部分来源于名词

或动词，从意义的发展来看，“名词、动词演变为

个体量词都借助于被计量的物体与作为计量单位

前身的名词、动词的内在联系”①，计量义一般来

源于指称义或动作义，是通过该事物的特征来计

量该事物，属于相关引申。从认知角度来说，相关

引申的认知机制是转喻。

量词名化与量词虚化有着共同的认知机制。

名／动词虚化为量词的转喻过程来自事物特征对
事物计量方式的转指。量词名化的转喻过程来自

事物计量方式对事物的转指。量词产生，使得事

物有了一种新的特征，即计量方式，这种新的特

征，通过转喻机制，又可以用来指称具有该计量方

式的事物，于是量词就发展出了新的指称义。

（三）量语素名化的范畴化功能

从范畴化的角度来说，非名语素的名化产生

了新的转喻语义类，动名转化是动作转指人或物，

形名转化是性状转指人或物，量名转化则是计量

方式转指人或物。

量词名化的指称义是通过事物的计量方式转

指事物获得的，计量方式作为事物的一种特征与

事物的性状、动作等特征不同，是非物理性、非物

质的，极为抽象，归纳出来的范畴也极为抽象，陆

志韦认为“量字加入构词是作为抽象名词用的”②

不无道理。范畴的抽象性是名量式复合词表总称

义的语义基础，表示总称的、集合的概念往往是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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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锐，李知恩：《量词的功能扩张》，《中国语文》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修订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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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而个体则是具体可感的。因此，“马”是具

体的，可以指称个体，“马匹”则是抽象的，用以指

称总称概念。在范畴等级系统中，总称概念处于

上位范畴，个体概念处于下位范畴，如“匹（马匹、

布匹）———马、布”“辆（车辆）———车”。

量语素的范畴化功能是有差异的，有的范畴

化功能强，包含较多的下位范畴，有的范畴化功能

弱，包含较少的下位范畴，极端的便是只有一个范

畴成员。量语素的范畴化功能与其计量功能有

关，计量功能强的，计量对象数量多、范围广，范畴

化的对象就多、范围就广，范畴化功能就强，反之，

范畴化功能就弱。范畴化功能的差异直接表现为

量语素的构词能力，范畴化功能强的构词能力强，

能组成较多的复合词，如“件、项”；构词能力弱

的，组成的复合词较少，如“辆、盏”，能组成的词

就只有“车辆、灯盏”。范畴化功能弱的往往是专

用量词，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往往范畴化功

能弱。

（四）名量式复合词的结构意义

我们要证明名量式复合词的定中结构属性，

只找到名量式复合词中量语素的意义是不够的，

还应该确认名语素与量语素的结构关系及整个结

构的结构意义。

从构成成分的结构地位来说，名量式复合词

中的名语素是修饰成分，量语素是中心成分。

黄月圆在讨论词与短语的分界时指出“词的

组成部分不能受修饰语的修饰”①。“词的组成部

分”，对定中式复合词，更进一步说应该是“词内

修饰语不能受句法修饰语的修饰”，句法修饰语

是指向定中式复合词中心成分的。如：

小马路———小路　小的马路　小马的路
一条马路———一条路　一条马　一匹

马路

名量式复合词在语义上一般表示总称，不与

含有个体量词的数量短语搭配。但实际使用中，

名量式复合词会与表多量或大量的数量短语搭

配，如罗所举各例②：

１６０多条船只　１．２５万台车辆　４８０艘船只
　七个灯盏　两起事件 四个楼层

名量式复合词与数量短语的搭配，遵循量词不重

复原则，即“数量短语中的个体量词与‘名量’式

名词中的量语素不重复”。“可以说‘五艘船只’、

‘五条船只’、‘五只船只’”，但“五只船只”很少

见。罗认为这是“出于言语表达的丰富性的考

虑”。

但是，我们不认为不重复原则仅仅为了追求

语言表达的变化，而是反映了“词内修饰语不能

受句法修饰语的修饰”的规则。名量式复合词前

加数量短语是一种句法操作，得遵守句法层面的

规则，数量短语中的量词不与名量式复合词中的

量语素重复，是指这二者不能有冲突，这证明，是

量语素参与了这种句法操作，数量短语中的量词

是受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制约的。与此相

反，数量短语的量词却是可以与名量式复合词中

的名语素相冲突的，也就是说，名语素并未参与句

法层面的操作，名语素不制约数量短语中的量

词。如：

七个灯盏　两起事件　四个楼层　一颗米粒
　一个房间

七个灯　 两起事　 四个楼　 ？一颗
米　 ？一个房

数量短语指向量语素，而不是名语素。这能

够证明：名语素是名量式复合词中的修饰性成分，

不受句法层面的修饰语修饰，量语素是中心成分，

受句法层面的修饰语修饰。

那么，名量式复合词的结构意义是什么？名

语素与量语素又是一种怎样的语义结构关系呢？

名量式复合词实际上是名名式，董秀芳将

“Ｎ１Ｎ２”式复合词的语义概括为“是一种Ｎ２”③，名
量式复合词的结构意义可以概括为“是一种用某

个量词计量的事物”，如：

（车）辆———一种可以用“辆”计量的事物

（马）匹／（布）匹———一种可以用“匹”计量
的事物

（灯）盏———一种可以用“盏”计量的事物

定中式复合词的强势语义模式为：“提示特

征＋事物类”④，名量式复合词符合这种语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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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黄月圆：《复合词研究》，《国外语言学》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罗：《无标记“名量”式名词与数量短语搭配考察》，《天中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４８页。
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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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语素是表示特征的修饰限定成分，量语素是表

示范畴的中心成分，但内部的语义结构关系是多

样的、复杂的。

汉语复合词的语义结构关系中有一类是“小

类名＋大类名”①。结构意义可表述为“包含某一
小类的某一大类”，如松树、柏树、玫瑰花、兰花、

啤酒、卡车、苹果、芹菜等。典型的名量式复合词

也属这一类，名量式复合词的名语素不再表示事

物类，而是表示事物特征，作为小类提示大类的特

征，量语素则表示更高层级的类。如：

车辆———包含“车”的可以用“辆”计量的

事物

马匹／布匹———包含“马／布”的可以用“匹”
计量的事物

灯盏———包含“灯”的可以用“盏”计量的

事物

其他不典型的名量式复合词的语义结构与一

般的定中式复合词非常一致，参看第六部分“Ｘ＋
量”定中式复合词的分析。

六　量语素的构词能力
我们将量语素放到整个构词系统中观察，就

会发现量词在词法系统中的地位与其在句法系统

中是完全不同的，组合能力、表义功能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

在构词上，量语素的组合位置突破了“数＋量
＋名”的限制，可以不与数词组合，也可以不放在
名词前面。随着量语素位置的改变，量语素不再

表示计量义。

量语素组成的复合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数量”式复合词，一类是非“数量”式复合词。

“数量”式复合词如“一阵、百倍、百年、千斤、万

丈”等，这种组合与句法组合是一致的。非“数

量”式复合词则比较复杂，并不只“名＋量”一种。
我们分为三大类：“Ｘ＋量”式、“量＋Ｘ”式和“量＋
量”式。

“Ｘ＋量”式复合词一般是定中式，量语素充当
定中式的中心成分。名量式是其中的一种，“Ｘ”
不仅可以是名语素，还可以是动语素、形语素

等。如：

件：

名＋件：事件、物件、案件、工件
动＋件：邮件、摆件、挂件、铸件、制件、作件
形＋件：快件、零件
它们的语义结构系统也很完整，有各种定中

式复合词的语义结构类型分布，根据颜红菊的分

类②，有如下几种：

小类名＋大类名，如：事件、房间、书本、事项
功用＋语义类，如：配件、车间、课本
方位＋语义类，如：里间、外间
处置方式＋语义类，如：邮件、包间、用项
制作方式＋语义类，如：写本、抄本、画本
动态属性＋语义类，如：进项、存项、余项
性状＋语义类，如：暗间、弱项、孤本、珍本
“量＋Ｘ”式复合词一般也是定中式复合词，不

过量语素充当定中式的修饰限定成分。比较典型

的是“个”，“个”在这个位置构词能力很强，如：

“个人、个体、个案、个别、个唱、个股、个例”，其他

的如：“只身、只言片语、只字（不提）、片言只字、

（独具）只眼、滴水（不漏）、份额、匹马（单枪）、匹

夫”。充当限定成分的量语素表示极少量，并由

此发展出新的意义，如“个”和“只”，以上各例，

《现汉》都解释为“单独的”，可视为性状义。

“量＋量”式复合词一般是并列式复合词，如
“卷宗、章节、等级、门类、颗粒、部类、场次、片段、

种类、层次、层面、篇章、条款”。“量＋量”式并列
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同样也不再表计量，其中的量

语素也发生了名化。不过，“量＋量”式并列复合
词中的量语素名化与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名

化还是有些不同。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名化

的机制是转指，量量式并列复合词的量语素名化

不都是转指，还有自指。

在量语素的构词体系中，我们能找到名量式复

合词的词汇地位：从结构上看，名量式复合词是“Ｘ
＋量”格式中的一种，而“Ｘ＋量”格式又是量语素构
词中的一种；从意义上看，量语素在构词中意义发生

了转移，量语素名化是量语素意义转移中的一种。

结语

我们从名化的角度来看名量式复合词，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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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王洪君等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５４页。
颜红菊：《现代汉语复合词语义结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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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释名量式复合词的结构属性，也能完善构词

层面的名化系统。量语素的名化并非孤立的，它

处于非名语素名化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包括动语

素名化、形语素名化、量语素名化等。名词化或名

物化在汉语研究中被广泛关注，在句法层面，一般

是指动词或形容词的名化。将名化的概念扩大到

词法层面，动语素和形语素的名化比较容易被注

意到，如颜红菊、罗渊①，宋作艳②，都注意到了动

语素和形语素的名化。而量语素的名化没有被明

确地提出，或者说没有被系统地提出。

量词在句法层面发生名化实际上非常少见，

不过也存在功能扩张、不表计量的现象，但正如郭

锐、李知恩指出，量词的扩展功能，基本上是与量

词结合的数词“一”和指示词的脱落带来的，计量

单位功能是量词的原始功能③。正是由于量词在

句法功能上的单一性，相应的“计量”的语义功能

也很凸显，这种凸显的语义功能迁移到词汇层面，

就阻碍了我们对词汇层面量语素的语义理解。

在词汇层面，量语素突破了“数量”组合的限

制，获得了更自由的组合能力，于是，在新的结构

中，构式强迫使这些非“数量”组合中的量语素意

义发生转移，或者名化，或者具有形容词性，而不

再表计量。这样看来，名化是量词性成分在词法

和句法两个层面的差异，量词性成分的名化一般

发生在词法层面，不发生在句法层面。这种差异，

也许能对汉语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的本质差异

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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